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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4—25日，县政协《闽清鼠船和
米船》文史资料采访组一行前往闽北顺昌县采
访。因为顺昌是闽江上游主要支流金溪、富屯
溪的汇合地，当年船运业十分发达，也是闽清船
民的重要活动地和聚居点。采访得到当地有关
部门和闽清籍乡亲的大力支持，采访十分顺利，
颇有收获。

1月24日上午，采访组从闽清直奔位于江
边的闽北古镇——洋口镇。顺昌县政协副主席
黄为雄（祖籍闽清塔庄溪东）和文史委杨主任已

先期召集两位在当地任职的闽清人后裔林朝荣
（洋口镇政府主任科员）、林秀明（洋口镇居委会
书记）在彼等候。他们既代表当地官方，也饱含
着老乡的情愫。原本顺昌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
局副局长黄道钦（主任科员，闽清坂东墘上人）
也要来（他对此段历史颇有研究），奈因身体刚
动过小手术不方便，遂特意请了熟悉洋口文史
的退休老师王建熙到场配合采访。

上午10时多，双方在洋口居委会见面，稍事
寒暄，即前往土名“坑垅口”地方参访闻名已久
的“福州会馆”。“福州会馆”正面墙上挂一块有
中英文对照的牌匾：“洋口福州会馆，为联谊互
助，保护百姓和过往舟楫的安全，由华侨领袖黄
乃裳牵头，向闽县、侯官、闽清、古田、永泰、福
清、长乐、连江、罗源、屏南等福州十邑船民筹资
6万银元建设洋口福州会馆。始建于民国元年
（1912年），建成于民国五年（1916年）农历三月，
择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吉日举行落成典礼。”
掐指算来，距今已106年。会馆大门上方挂“天
后宫”额匾，大门两旁分别挂“洋口福州会馆管
委会”“顺昌县洋口天后宫管理委员会”牌子。

“福州会馆”与“天后宫”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原来，当初“福州会馆”为前、中、后三座，前、中
二座是大戏台和船民活动场所，后座称正殿，供
奉船民保护神妈祖，故有两个名称。可惜的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公路和铁路时拆除了前、
中两座，仅留下后殿，即眼前的“天后宫”。“天后
宫”面宽、进深约20多米，占地近500平方米，建
筑面积近450平方米。

而更珍贵的是，仅存的后殿里保留有许多
名人字迹：那“天后宫”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是
陈宝琛（清朝翰林院编修礼部尚书会办南洋大

臣提督学政太师太傅）所题；殿内
两壁4幅近30平方米描金木刻楷
书《天上圣母传文》约 1300 多字，
也是陈宝琛题写。殿内中堂上方
悬挂“福祉绵延”匾，为黄乃裳题
写；据史料记载，前座大戏台两侧
曾挂黄乃裳撰写对联一幅：“弹将
平水调来，此曲只今随处有；唱到
大江东去，阿谁不动故园情”。后
殿左边上方“海不扬波”匾，乃萨镇
冰（福州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福
建省长、海军上将）所题。后殿右
边上方“琅环宇宙”匾，乃许逸夫
（闽清人，辛亥革命志士）所题。古
老的“福州会馆”，背后还蕴含着厚
重的历史，正期待着挖掘整理。

随后，还参观了与“福州会馆”同时代的“江
西会馆”和“汀州会馆”。“江西会馆”位于洋口内
街，为青砖外墙，大门眉额书“豫章乡祠”大字。
豫章，古郡名，今南昌市。豫章乡祠即当年的

“江西会馆”馆址，主要是当年江西药材商的活
动场所，现室内已经破旧不堪。“汀州会馆”距

“福州会馆”仅一二百米，也是临江之地。当年
亦是汀州船民所建，现只剩一片地坪遗址。三
家会馆相比较，仍是“福州会馆”保存尚好，且颇

具活力。
洋口采访的另一个重点是早年地名“坑口

头”的地方。这里紧临江边，当年是闽清船工聚
居点，被称为“闽清街”。街长百余米，宽七八
米，为“合掌街”形式。带队的介绍，“闽清街”为
木结构排房，历史上曾经三次失火，每次均烧成
一片焦土。几经重建，数易房主，房屋已全是砖
混结构楼房；居民的祖籍也十分复杂，各处都
有。不知何时街名也改为了“团结街”，沿用至
今。而“闽清街”之名已渐为人们所淡忘。采访
组一行沿街踏勘，期望能找到闽清人。但大多

房门紧闭，唯有一处围着一群
老年妇女在打“四色牌”。“四色
牌”是旧时福州一带清闲妇女
常玩的游戏。一问，真有几个
祖籍福州的。其中也有两个是
闽清人后裔，姓刘的，年龄在80
多岁。说是在洋口出生，从来
未回过闽清，只知祖籍在闽清
坂东。再问，周边还有闽清人
否？却不甚了解。只好作罢。

自“闽清街”往下游方向延
伸，发现还有两处旧时的木结
构排屋。也找到住在排屋里的

三户船民家属及其后代，分别姓卞、姓程、姓翁，
可是他们都是闽侯人。专访的都是邻县人，而
却邂逅到一个开车师傅是闽清人。他叫杨张
宜，现年60岁，祖籍闽清金沙下林张家，从小送
养杨家。他说，平常时不时都会遇到在洋口的
闽清人，因不曾留意，也不知他们是否船工后
代。

短暂的洋口采访就要结束，一行人路过洋
口镇政府大院内的一处长廊。偶然见到长廊一
旁布置有洋口镇的“专家学者”人物介绍展板，
上面却有两个闽清人的大名。一是邱其根
（1898—1978），闽清县塔庄乡炉溪村人。早年做
工，1953年在洋口当伐木工人，历任工人、班长、
工段长、技术员。1959年入党，1972年退休。因
多项技术革新，成果显著，1959 年起先后荣获

“全省先进生产者”和“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二是鄢利为，1925年生，闽清县人。1945年起先
后在洋口碾米厂、南平药厂、大干电厂当工人，
因吃苦耐劳，钻研技术，成绩显著，1964年被授
予“全省先进生产者”称号。1985年退休。两位
为洋口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闽清人，是否早年
因撑船才留在洋口并改行的呢？因时间短促，
无法细查。

采访末了，洋口方面赠送了《永不磨灭的记
忆——东方军在洋口》文史资料。尽管说的是
红军在洋口的历史，但也包含有船工为红军搭
浮桥的事例。

24日中午，采访组驱车10多公里到达顺昌
县城。为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下午的采访兵分
两路：一路随文史委杨主任到机关查找复印《顺
昌县交通志》以及有关闽清人在顺昌的文史资
料。一路由黄为雄副主席带队，辗转城区，拾级
半山，找到闽清船二代、收藏家黄声亮，进而采
访了他的父亲黄家热。黄家热老船工，现已94
岁，闽清县塔庄镇溪东村人。他16岁就随堂兄
撑米船来往于邵武—洋口—福州之间，历尽艰
辛。后在顺昌“九龙伐木场”工作，从工人当到
场长兼书记，后调任顺昌县林委纪检组长。

是晚，黄道钦局长在友人陪同下，带病来到
采访组下榻处看望大家。实际上是来接受采
访，或者说是来介绍情况、提供帮助的。他早年
撰有《爱国侨领黄乃裳与洋口“福州会馆”》一
文，被收入2005年闽清文史资料。这次还帮助
收集到王建熙老师的《闽清雀船在洋口》、黄永
星先生的《闽剧在洋口七十六年》和陈观棠（顺
昌县曲村采育场退休职工，闽清县池园镇柯洋
村人）的《梅造神舟伟绩扬》等相关文章。同时，
还交代次日要采访的相关乡村文化协管员提供

当地的文史资料。乡情之浓，可见一斑。
25日，依然分两路采访。考虑到闽清船民

在洋口的历史厚重，头天时间过短，收集有限，
故一路复往洋口再访。另一路则往元坑镇谟武
村采访。元坑镇谟武村，位于金溪河畔，接壤将
乐县，历史上水上运输十分发达。

元坑镇由一位镇领导和拟编《元坑镇志》的
余纯钟退休老师协助采访。实地察看了该村金
溪河段的古码头和天后宫以及谟武文苑。明代
时，这里就是建宁、泰宁、将乐等地通往南平、福
州的水路要津，故有七个泊船古码头。在其中
一个码头岸边建有“天后宫”，供奉有船民的保
护神妈祖神祉。据史料记载，谟武过去有多家
造船厂，不仅修船，还制造大量的雀船。虽然没
有明文记载为闽清船民建造，但从雀船几乎是
闽清船民专用的历史来看，这里应该是闽清船
民活动的热土。

再访洋口，还真有收获。在洋口旧街随机
打听，竟遇见一位闽清人后裔，名张世彬，祖籍
闽清梅溪渡口，1946年在洋口出生。他说，其父
张尚团于民国时期来此，在码头岸边开“点心
店”。他还记得，街上有闽清人开的京果店、豆
腐店、理发店、裁衣店等各种各样的店铺。其中
印象较深的有“美雅有”糕饼店，店主名许政文，
闽清人，还知道该店是从福州搬来的；还有一个
诊所，医生名郑玉安，闽清人，绰号“三个指”，意
思是中医把脉技术过硬。这些店铺应该都是冲
着洋口闽清船民来的。

25日中午，两班人马会合，连轴返梅，结束
采访。

（《闽清鼠船和米船》采编组执笔人张德团）

《闽清鼠船和米船》采编组顺昌之行

采访组在洋口居委会

采访组一行察看金溪河段古码头

曾经的“闽清街”

2017年6月，县政协征集“鼠船米船”文史资料活动
启动以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数以百计的有识之
士积极行动，不辞艰辛，帮助寻找老船工，查询知情人，寻
访遗址、纪念地，提供信息、书籍、照片，甚至撰写文字资
料、拍摄照片，使采编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在县外，采编组走访沙县、将乐、泰宁、建宁、宁化、清
流、顺昌等7县的过程中，沙县“闽清同乡会”许德林秘书
长和闽清在沙企业家刘兴镛先生，将乐县委办副主任、机
关事务局局长刘世才（闽清船工后代、祖籍坂东六角）和
退休干部张仕官（祖籍白中白汀，曾当过船工），泰宁县的
闽清企业家黄书福先生、泰宁县民政局原局长刘用太（祖
籍池园福斗），建宁县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闽清船工后代
罗德羽（金沙沃头人），宁化县闽清同乡会会长、船工后
代、企业家张健（白中继新人），宁化县建筑公司原经理、
船工后代张秋容和宁化县交通局原局长陈吉樟（白樟樟
山人、曾当过船工），清流县闽清船工后代、县卫生局局长
吴爱银（女，白樟溪南人），顺昌县政协副主席黄为雄（祖
籍闽清塔庄溪东）、顺昌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黄
道钦（主任科员，闽清坂东墘上人）以及闽清人后裔林朝
荣（洋口镇政府主任科员）、林秀明（洋口镇居委会书记）
等，对采编组的到访都极为重视，不仅事前精心准备，周
密安排，还在百忙中陪同采访，前后照应，是采访得以顺
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其中，许多乡贤不但亲历亲为服务
采访，事后还一直为搜集资料而操劳费心。比如，许德林
先生带领采编组走访与闽清船工有关的红军在沙旧址纪
念地，事后又满怀热情帮助收集、邮寄十分难得的相关资
料。84岁的张仕官先生不顾年事已高、身体有病，从早到
晚直至深夜为采访当向导；之后几个月来，还一直四处搜
集撰写大量闽清船工文史资料和照片；还为此专门学会
拍摄和上微信，不断给采编组发来资料；并先期编成一本

《将乐的闽清船工》样书。刘用太先生中途放下自家装修
施工，前来陪同采访，事后还多方搜集资料，邮回家乡。
建宁闽清船工、91岁的退休干部林兰妹放弃午休时间，接
受采访；事后还两次亲笔书写20多页珍贵资料，邮回闽
清。黄道钦不仅自己撰写相关文史资料，还指导别人调
研专门文章，帮助收集相关资料，并带病为采访事务操
心。建宁的闽清船工后代吴宜城（白中田中人）、龚秋俤
（白樟半山人）事后也帮助收集资料，多次接受电话采访。

此外，采编组还与福州、光泽、邵武、永安、三明、南
平、尤溪、永泰、屏南、闽侯等市县有过多方的信息沟通。
许多史志方面的专家学者给予热情支持帮助，如福州市
政协文史委杨凡主任为采编组提供了《福建水运志》等4
部书籍，福州市方志委主任高锦利、副主任叶红对闽清

“鼠船米船”文史资料编辑予以关注与肯定。尤其是有关
县市方志办的同志，虽然他们并非闽清籍后裔，也同样伸
出了援手，如将乐县方志办副主任邱泽骅、退休干部曾学
榕都先后帮助查找、复印、传送相关资料；屏南县方志办
吴文胜、永泰县方志办陈翠仙等都予以热心回应和帮助。顺昌
县《大干镇志》主编林芝强先生也邮来该镇志对闽清船工记载
的资料。

在 县 内 ，“ 鼠 船 米
船”文史资料征集信息
传开后，更是得到积极
反响。云龙乡潭口村80
多岁老船工廖超贤6月6
日第一时间给采编组打
电话，约定前来接受采
访，并带来 60 多年前的
船工会员证。上世纪80
年代参加编写《闽清县

交通志》的退休干部郑云飞主动联系采编组，多次接受采
访，提供打印本和印刷本《闽清县交通志》。梅城镇大路
村 80 多岁的造船工吴遵贵戴上老花镜，操起尘封的工
具，精心制作一艘微型鼠船模型，为采编组提供直观的鼠
船，包括各部位名称和尺寸比例。县档案局资料员吴大
杯不厌其烦提供采编组需要的一摞摞档案。六都医院原
院长刘守光提供了上世纪20年代在六都行医的美国女
医生对鼠船的记述和画作。现定居于澳洲的原白云山林
场专长詹政宜，从海外传回其在光泽县的船工家属情
况。出身于江边船乡安仁溪村的在职干部刘小明，利用
业余时间联系到闽侯县古洋乡的亲戚吴枝飞，帮助解开
了一个几近失传失记的鼠船制作材料的真实谜底。热心
人士郭国平先生为查找“金溪女将”中有关闽清船工家属
的信息，专门跑了一趟建宁县。退休干部张和水将94岁
高龄的父亲张延谟（老船工）从永泰县接回梅城，接受采
访。云龙乡潭口村陈金齐先生也特地安排其定居福州的
86岁老父亲陈永祺（老船工）回乡接受采访，还帮忙了解
定居于邵武的老乡的信息。白樟镇老年协会会长黄良
祯、陈玉娇，退休教师罗德明，主动为采访联系对象，提供
帮助。白樟镇园头村村医将有空调的医疗室腾出一角用
于采访，并主动提供其在宁化县的船工亲戚的电话号
码。白樟马鞍路边小饭店的老板照顾延长空调时间，为
采编组提供午饭后的稍息。金沙镇沃头村退休教师罗锦
文对本村船工在闽北的情况作详细调查。白中镇党委、
政府十分重视，特由镇领导许赞言布置各村事前普查船
工情况，逐村登记造册，并派工作人员小朱全程带队入村
入户采访，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白中镇珠中村84岁老船
工黄新友，之前就通过子女将信息转给采编组，愿意接受
采访。在福州工作的退休干部邓本川，回家乡白中普贤
村详细调查记录本村船工情况，与采编组保持热线联
系。池园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过问采访工作，并由
镇领导黄爱花带队下村，召集村干部，安排采访对象。坂
东镇领导杨清在百忙中抽空妥善安排采访各项事宜，并
派出认真负责的干部朱景开带队下村，使采访工作顺利
展开。坂东镇塘坂村陈景知先生之前也将其老船工堂兄
的信息传给采编组。三溪乡溪源村张宗明先生，专门抽
时间到村中溪边寻找“道头”（码头）遗址，并拍照传给采
编组。塔庄镇上汾村退休教师黄志春在清代老族谱中搜
集到有关其祖上撑鼠船的记载，是一种珍贵的早期资
料。塔庄镇坪街村退休干部陈庆锐转来了其船工亲戚当
年遭日本飞机轰炸的信息，并在家谱记载中得到了详细
的时间日期，为现有的史料记载提供了新的佐证。

诸如此类可圈可点的例子在采访过程中不时涌现，
不胜枚举。这不仅给资料征集充实大量鲜活、详细的实
例，也给艰难的采编工作注入不竭的动力和活力。

县政协委员、基督教协会会长林铿典捐献的美国传教
士拍摄于闽清境内的珍贵鼠船米船史料。左下图为鼠

船，右下图为旧时鼠船在梅溪上行走。
《闽清鼠船米船》采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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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师发来信息问：“年关将
近，你是否和年一起回呢？”抬眼望
窗外，十五的月亮分外的皎洁，不禁
感叹：我这儿的月儿圆了，远在故乡
的你们看到的是否是和我同样的一
轮明月呢？当下便心生惆怅，思归
的情绪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遥想往年，母亲总会问：今年的
年夜饭在哪吃？在哪吃呢？我着实
对这个问题有点踌躇。目光投向窗
外，启源酒店那已经悬挂不少时日
的“预定年夜饭请从速”的条幅映入
了我的眼帘，一想起每年母亲为了
这顿年夜饭都要张罗很久，真正大
家坐到桌上吃时又吃不了多少，杯
盘狼藉，剩菜剩饭都给她造成不小
的困扰。于是我便会悠悠地对母亲
说：上酒店吃吧……

曾几何时，过年已经沦陷为跟
其它所有节日一样的只是一个印刷
在日历上的传统佳节，那么平淡无
奇，波澜不惊。对于像我这样常年
在家的人，它可能只意味着可以放
几天的假，可以去多远的地方来段
放逐。或许对于常年出门在外的
人，过年的气氛和心情会比我好很
多，至少它意味着回家，团聚。

猝不及防间，儿时的记忆便纷
至沓来了……

只觉得小时候过年的那种激动
的心情和热闹的氛围会持续很久，
久到可以弥漫一整个寒假……

新年照例是要添置新衣的。从
放寒假第一天起我便吵嚷着母亲要
买新衣，那衣服自从买回入柜的那
天起，盼望过年穿上它的焦急就有
如百爪挠心了。于是时不时都要拿
出来端详一番，忍不住的时候还要
穿到身上过过瘾，如果被母亲发现
了她便会说：赶紧收起来赶紧收赶
来，大年初一才能穿，否则弄脏了到
时候别人都是新的唯独你让人笑话
……万般不舍地脱下它，整齐叠好，
只盼着大年初一赶快来临。

年关将至，家家户户照例是要
大搞卫生的。母亲一声令下我们姐
弟三人便也装模作样的提水擦窗，
拖地整床。当然这一切都是三分钟
热度，但凡窗外有同伴在呼唤玩耍
就很快心不在焉了，便胡乱擦拭几
下扔了抹布溜之大吉。于是，窗户
上的灰尘非但没擦干净，反倒因为
沾了水显得异常的凌乱不堪，原本
还只是灰尘，而且灰尘至少是均匀
分布，这下可好，整块玻璃看起来都
有些面目狰狞。往往这时候，母亲
气急败坏的女高音便会朝着我们绝
尘而去的方向尖锐地响起……

春节的序曲是腊月二十四的

“祭灶”，据传农历腊月二十四夜是
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故有“二十四，
祭灶日”之语，和“上天言好事，回宫
降吉祥；二十四日去，初一五更来”
的对联。这天或提前，家家户户都
到街头买回用玉米或小米专制的

“祭灶糖”，于晚上敬献祭灶，意为糊
灶王爷嘴，免得上天瞎汇报。同时
燃鞭放炮送灶神。祭灶用罢的祭灶
糖，一般都与炒玉茭搅在一起握成
团子，分发给家里的小孩或大人
吃。当时商店里有出售一大包一大
包的灶糖灶饼，这可是只有这节日
才有的奢侈品，于是便格外盼着过
小年……

自从小年夜的鞭炮声响起，那
年的脚步已经近在咫尺了。大人忙
碌着准备年货，杀鸡宰羊，烹制年
糕，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是香飘四
溢，孩子们都嘴馋不已，往往都是趁
父母不注意，随手抓起一块肉一块
糕胡乱往嘴巴塞……

说到吃，突然就想起了爆米花，
那年月专有的一份美食就这样不经
意的唤起了我久已麻木的味蕾……

“爆米花啰……”每当这种吆喝
声响彻整个山村的时候，我便在家
中按捺不住了，央求着向父母要钱，
然后带上自家的米，还有自家的炭，
狂奔似的跑到村口，可尽管我已经
动作很快了，但每次总还是有比我
更早的，我只能把米斗、簸箕排在前
人的后面。

那时的爆米花机是手摇的，一
个中间粗两头细的花瓶式的铁罐
子，黑乎乎的在老师傅手中旋转，有
风箱不停地拉出拉进，使得炭火熊
熊地烧，炉子也要不停地转动，使内
部的米花受热均匀。到了一定时
候，老师傅就把罐子搬下来，放到一
条袋子的头上，这条袋子上部是大
的硬橡胶皮，下部是条布袋子，老师
傅用铁钳钳住盖子，大喊一声：“出
炉了！”小伙伴们这时都会慌慌张张
地捂上耳朵，打开“铁葫芦”盖的一
刹那，那声音实在太响了，比放鞭炮
还要响，如果是平时，听到这么响的
声音，我早跑远远的了，但那时为了
不让别的小朋友抢在我的前面排
队，我只好掩着耳朵排在队伍里。

老师傅用力一踩钳子，只听得

“砰”的一声响，爆米花就从那个滚
烫的“铁葫芦”里散了出来，紧接着
香喷喷的味道便无遮拦地四溢开
来。这时，小伙伴们就呼啦啦围上
去，解开袋子，稍泛着黄色的爆米花
像深秋的雏菊怒放在眼前，抓一把
嚼在嘴里，无比的香甜直漾心底，常
常吃了一把还想吃下一把，满满一
炉一会儿就能消灭光，那奢侈的幸
福到现在似乎还淡淡地绕在舌尖，
缠在心里。

那时候的米花种类就已经很多
了，可以是米，可以是玉米，也可以
是黄豆、蚕豆等等豆类，总之只要能
吃的能放进炉里炸就行，不同的东
西，炸出来的味道也各不相同，但都
是令我们贪婪的味道。

再后来，到过年前的时候，就不
是纯粹的炸米花了，米花只是一个
前奏，需要把出炉的米花再次加工，
混入一种特制的糖，把米花做成甜
滋滋的冻米糖，一块一块地拿在手
里，捏的时间久了，黏糊糊的很不舒
服，但我们都是被其滋味所迷惑，哪
还顾得黏或是脏。

三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如今，
身边的万事万物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爆米花也改朝换代了，奶
油味的、巧克力味的，既省力又干净
卫生，且分袋装着，可以随意地吃，
随心地嚼，可不知怎的，如今的爆米
花老觉得没有了童年的爆米花那特
有的原汁原味了，心里老想回到童
年。或许听着老师傅有节奏地拉着
风箱，看着炉膛红彤彤的火苗和长
久的渴望慢慢临近的感觉比爆米花
本身蕴含着更久远的香气吧……

变化的又何止是爆米花呢？于
我们来说，新衣不再贴着新年的标
签，美食不再是新年的专属，至于做
卫生这样累人的活我们往往都是花
钱雇人来做自己只需指手划脚就好
了。现在就仅剩下年夜饭这份念想
了，却也被我们随意地交付酒店的
厨师安排，那里有的是琳琅满目的
菜系却没有了母亲曾经让我们垂涎
三尺的拿手好菜……

年关将至，你的记忆里是否也
有一些挥之不
去的情结和淡
淡 的 忧 伤 呢
……而今年，我
却也是个游子，
对年也有了不
同 往 常 的 期
盼与期待。

“ 我 会 和
年 一 起 回 去
的。”我回复。

年 味
○郭娟妃

图为天后宫


